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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风漫过古蓼大地，染绿了岸畔杨柳，
揉碎了一塘清光。恰逢晴和之日，漫步霍邱
水门塘，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初夏之约。这片
承载着两千余载岁月风霜的古塘，历经时光
淬炼，依旧碧波澄澈，既是古人馈赠后世的
水利瑰宝，也是如今市民消暑纳凉、赏景怡
情的绝佳去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藏
着初夏的灵动与历史的厚重，风过处，皆是
夏的温柔与时光的回响。

水门塘的传奇，始于春秋楚国，是令尹
孙叔敖心怀苍生、躬身为民的不朽丰碑。两
千多年前，淮泗之地水旱无常，黎民饱受其
苦，孙叔敖察民情、顺天时，亲率百姓挖塘
蓄水、疏浚沟渠，以过人智谋与万民之力，
筑就了这片滋养皖西沃土的生命之湖。千年
岁月流转，王朝更迭、世事变迁，这座古塘
始终静卧于大地之上，汇四方活水、润万亩
良田，庇佑着世代栖息于此的百姓。从古时
抵御旱涝、滋养农耕，到如今清景如画、慰
藉人心，水门塘早已超越了水利工程的本
真，成为镌刻在皖西大地上的民生印记，提
醒着后人：唯有心怀百姓、躬身实干，方能
让功绩穿越千年、历久弥新。

初夏的水门塘，褪去了暮春的温婉，尽

显葱茏繁茂的生机。素有“皖西千岛湖”之
誉的它，以澄澈之姿，铺展着独属于初夏的
秀美画卷。偌大的塘面之上，四十六座防浪
岛星罗棋布，宛如散落碧波的翡翠，每一座
岛屿都独具风韵、自成一景。有的是清幽鸟
岛，古木参天、浓荫蔽日，白鹭、灰鹭在此
筑巢栖息，时而展翅掠过水面，惊起一圈圈
涟漪；时而静立岸畔，低头梳理羽翼，清脆
的鸟鸣与潺潺水声交织，勾勒出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灵动景致；有的是芳草丛生之岛，
菖蒲丛生、芦苇摇曳，细碎的白色、紫色野
花点缀其间，风一吹，花叶轻舞，清香漫
溢，沁人心脾；还有的遍植果树，枝繁叶
茂，青涩的果实缀满枝头，藏着盛夏丰收的
期许，在夏风里静静生长，孕育着满心欢
喜。

岛屿之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雕梁画
栋间藏着古意雅韵，掩映在浓荫绿水之中，
为这片碧波增添了几分清幽雅致。漫步其
间，曲径通幽、移步换景：抬头是澄澈蓝
天，偶有流云轻飘；低头是碧波荡漾，映着
岸边浓绿；远处岛屿葱茏如黛，近处草木繁
盛如茵。耳畔是风拂树叶的沙沙声、鸟雀的
啾鸣声，让人全然忘却尘世的喧嚣与浮躁，

只沉醉在这初夏的山水中，身心都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舒展与安宁。

环绕水门塘的环湖步道，更是初夏里最
动人的休憩之地。步道宽阔平坦、洁净如
新，两旁的香樟、杨柳枝繁叶茂，枝叶交错
缠绕，织就一条天然的绿色长廊，隔绝了夏
日的燥热，送来阵阵清凉。清晨时分，晨雾
尚未散尽，薄雾如纱，萦绕在塘面之上，微
风裹挟着湖水的清冽与草木的芬芳扑面而
来，不少市民早早奔赴这里，晨练健身、散
步闲谈，在清新的空气里舒展筋骨，开启元
气满满的一天；待到午后，阳光透过枝叶缝
隙，洒下细碎的金光，落在步道上、湖面
上，波光粼粼、光影斑驳，偶有清风拂过，
驱散暑气，让人倍感惬意；夕阳西下时，晚
霞染红天际，余晖洒在塘面，将碧波染成一
片金红，饭后的人们三两结伴，漫步步道、
闲谈家常，看归鸟回巢、听虫鸣阵阵，晚风
轻拂，暑气尽消，自在又安然。这条绿荫环
绕的步道，藏着初夏最温柔的惬意，是市民
亲近自然、享受闲适时光的绝佳之选。

登临塘中业陂阁，便可将水门塘的初夏
盛景尽收眼底。拾级而上，立于阁中凭栏远
眺，整个湖塘的景致一览无余、历历在目。

辽阔的水面碧波万顷，夏风拂过，泛起层层
叠叠的涟漪；阳光洒在水面，如碎金跳跃，
耀眼夺目。四十六座岛屿错落分布，浓绿的
枝叶与澄澈的碧水相互映衬，深浅相依、相
映成趣，构成一幅绝美的初夏山水图。抬头
望去，白鹭舒展羽翼，在蓝天碧水间自在翱
翔；燕子穿梭于枝叶之间，翩跹起舞，灵动
的身影为这方天地增添了无限生机。低头俯
瞰，湖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悠然穿梭、
嬉戏游玩，鱼翔浅底的景致清晰可见；偶有
蛙鸣清脆，回荡在塘面之上，更添几分初夏
的灵动。正所谓“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
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置身于此，满眼
皆是诗情画意，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随风
消散在这初夏的清风与碧波之中。

站在这千年古塘之畔，望着眼前葱茏繁
茂的初夏盛景，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孙叔
敖当年心怀万民、兴修水利，不求功名、不
图回报，却因这份利在千秋的善举，被后世
永远铭记、流芳千古。水门塘两千余年的流
转，便是最好的佐证：但凡心怀苍生、为民
造福者，岁月不会遗忘，历史不会埋没，其
功绩与品德，终将如这塘中碧水，源远流
长、滋养万世。

初夏游水门塘，赏的是葱茏盛景，品的
是千年底蕴，悟的是初心使命。这片古老而
又鲜活的水域，承载着古人的智慧与仁心，
见证着岁月更迭与时代发展，如今依旧以温
柔的姿态，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皖西百姓。夏
风依旧，碧水长流，水门塘的千年故事还在
继续，而那份心怀百姓、造福苍生的精神，
也将如这塘中碧波，生生不息、万古流传，
在每一个初夏，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汪大爷，是个退休教师，
虽已八十高龄，仍身体康健，单独居住。同城的儿
子叫他和自己一起住，汪大爷不愿意，说：“我能
自理，单独住，自由随意。”儿子也常回来看他，
来时都不空手，大包小包，水果、补品，邻居们都
夸“汪大爷有福气，儿子孝顺”。汪大爷却撇撇嘴
说：“什么福气，来了怄气！”唠起原因，原来儿
子爱和他抬杠，他讲的话，儿子不爱听，他要做的
事，儿子常反对，来了没说上几句就顶嘴，往往不
欢而散。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自古以
来就有孝顺父母的传统，故此有“陈情乞养、程门
立雪、寸草春晖、卧冰求鲤、乌鸦反哺、羔羊跪
乳”等成语流传千古。孝顺孝顺，既要孝，又要
顺。孝是物质基础，顺是精神层面。孝在衣食住行
医，保障父母无忧；顺在让父母顺心随意，精神舒
畅。

有一次，孟懿子问孔子，什么叫孝？子曰：无
违。把这意思通俗化了，即“顺从就是孝”。现实
生活中，多数子女对父母一般都能尽孝道，让父母
衣食无忧。况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
老人社会保障机制的逐步完善，绝大多数老年人已
不愁温饱、生活无虞，而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和
情感上的愉悦。从《常回家看看》《时间都去哪儿
了》到《父子》，央视春晚的亲情歌曲之所以让听
众感慨万分，正因为其歌词撩拨了人们情感的心
弦。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有些
子女在对待孝顺父母的问题上，舍得花钱，却舍不
得时间；心存爱心，却没有耐心；虽有孝心，却不
能让老人顺心。不爱听老人唠叨，不多和老人交
流，不愿听老人批评。老人的话稍不随自己的心
意，就和老人顶嘴，甚至出言不逊，伤了老人的
心。

俗话说：“老小老小，老人如小。”从前有部
电视小品，名字叫《爱父如爱子》，是著名演员张凯丽
和严顺开演的，就是讲对年老的父母像对待孩子一
样，哄着、顺着。顺，就是不顶撞，不忤逆，不较劲。如今
的生活好了，不缺吃，不少穿，老人需要的，不就是个
心里舒坦么？顺着老人的心意，给老人一个好脸色，给
老人一些好语气，让老人感觉气顺，感到幸福。

也许，人在职场，你可能累了，可能倦了，也
可能烦了。下班回来，懒得和父母说话了，甚至对
老人的关心问候也不耐烦了，这个时候，更是子女
对父母孝顺的考验，不能把自己在职场的不良情绪
发泄给父母，让老人跟着受气。

当然，顺着父母，也不是没有主见，不讲对
错。老人的有些话当时听着可能不顺耳，也可能有
过激不当之处，但不要急于反驳，且听在耳里，记
在心里，在工作生活实践中鉴别，老人的有些蕴含
生活哲理的唠叨，也许会使你受益终身呢。

近日，本文开头提到的汪大爷因突发脑溢血去
世，我那朋友悲痛欲绝，硬咽道：“最让我痛心的
是，前一天我还和爸爸因一件小事顶嘴，让他老人
家受气，我真后悔莫及，怎么就不能顺着他呢！”
朋 友 的 悔 语 应
成 他 人 的 警
示 、 多 点 顺 随
之 心 ， 千 万 不
能 让 老 人 不 开
心地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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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家乡是没有春天
的。六安的春天，脾气像个孩童，谁也摸不
准它的小情绪。这一周气温升到二三十摄氏
度，下一周忽又凉下来，只得把刚收好的厚
衣服再翻出来。忽冷忽热间，春天便显得格
外短，短得让人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

年岁渐长，才慢慢发觉，家乡的春天原
是内敛的。山里的映山红开得泼泼洒洒，悄
悄诉说着春天的到来。于是，春便拉开了序
幕：绿化带里的植物，不知不觉间已满是嫩
绿的新叶；路边和公园里的各色鲜花，也热
热闹闹地绽放着。孩子上了学，老师常会布
置一道作业：去找春天。

孩子们的眼睛总是格外清亮，跟着他们
的目光望过去，春天忽然就有了模样。春天

来临时，泥土一点一点松软起来，踩上去软
软的；河水渐渐活泛，有了灵动的声气。街旁
的柳枝，不知何时就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
意。风一吹，人间草木便都探出了脑袋。纵然
还有几分春寒料峭、乍暖还寒，那风却已变
得柔和，吹面不寒。它就那样不厌其烦地吹
拂着，像有什么要紧的话语，在大地上奔走
相告，唤醒万物，也催着人往春光深处走去。

在这一年里最美好的时节，我总爱在六
安城里随意漫步。在淠河岸边，或是某条巷
口，常会意外撞见一树石楠、一丛迎春、几株
海棠。花开得正盛时，最是动人，哪怕心里搁
着琐事，脚步也不由得放缓、停下。我不算爱
花的人，可撞见那满树繁花，心底还是会生
出些许温存，满是欢喜。便想在花树下靠一
靠，在河畔的石凳上坐一坐，一个人，慢悠悠
地，独享六安春日里这点小小的美好。

正出神时，瞥见一只小虫子四仰八叉地
躺着晒太阳，惬意极了。我忽然想，就这么
和它并排躺着多好，任东风从身上轻轻拂
过。又不由得想，这风里到底藏了些什么，
竟能让一冬沉睡的虫子，也伸着懒腰、爬出
洞穴，来感受这人间四月天的暖意。

再往前百余米，便遇见一个花市。那里
的春天，被装进了花盆，扎成了花束，人们
买回去，仿佛就能把那小小的春色移进家
中，仿佛这样便能留住易逝的时光，让春天
一直守在自己身边。

可真捧起一盆开得正好的小花，心底却
迟疑起来。离开了花市的暖棚，养在自家阳
台上，就能留住春天吗？往年也买过这样的
盆栽，刚到家时繁花满枝，不过几日，花朵
便一朵一朵凋零，叶子也跟着发黄，最后只
剩下一只空盆，如今还静静地搁在角落。春

天原是留不住的啊！它不在花盆里，也不在
暖棚里，就那么大大方方地铺在六安的山水
间，藏在淠河岸边新抽的柳芽上，也躲在孩
子蹲下身子观察蚂蚁的专注眼神里。我们能
带回家的，不过是一点念想罢了。

可我到底还是买下了那盆花。走出花
市，阳光正好，风也温柔。孩子跑在前面，
不时回头催我快些走。我低头看看手里的
花，又抬眼望见园子里的柳绿花红，心底忽
然踏实下来。春天虽留不住，但年年都会如
期而至。而我们每一年这样认真地寻它、认
它、陪它走上一程，便已是春天里最好的事
了。我低头看看手里的花，又抬眼望见远处
的柳绿花红，忽然分不清，究竟是我把春天
带回了家，还是春天把我领了出来。

孩子在前头跑着，早已拐过了街角。我紧
走几步，却又不自觉地慢了下来。手里的花，
总有一天是要谢的，这我知道。可那又有什
么关系呢？我已经记下了它此刻的样子，也
记下了这个下午——— 风吹过的模样，孩子在
前头奔跑的模样，还有那只虫子仰躺着晒太
阳的模样。这些，大约便是春天来过的凭据。

我捧着那盆花，慢慢朝家走去，心里满
是安稳与欢喜。

“孝”与“顺”
陈思炳

千 年 古 塘 醉 夏 光
王国信

本报讯(时培余)5月16日上午，安徽省当代诗歌
研究会第三诗歌工作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六安市裕安
区齐云路小学举行，来自合肥、安庆、六安等地四十余
名诗人参会。

会上，安徽省当代诗歌研究会相关负责人宣读成
立批文，研究会会长吴少东为第三诗工委授牌。省内
各兄弟诗歌团体送上贺词，展现全省诗坛守望共进、
联动发展的良好氛围。大会确定，《大别山诗刊》主编
碧宇担任第三诗工委主任。与会文艺界专家表示，六
安文脉深厚、红色资源丰富，是诗歌创作的沃土。希望
新成立的诗工委立足皖西本土特色，深挖皋陶礼制文
脉、大别山红色根脉和江淮分水岭地域文化资源，扎
根时代生活，潜心打磨原创诗歌精品。

据了解，第三诗工委将团结凝聚全市诗歌创作
者，常态化开展采风创作、研学交流、青年人才培
育、原创作品推介和公益文艺宣讲等活动。此次工
委成立，有效整合了皖西诗歌创作力量，搭建起省
市诗歌交流平台，标志着我市当代诗歌创作与研究
工作迈入规范化、集群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将
为繁荣全省当代诗歌事业贡献六安文艺力量。

我市成立省级诗歌工作委员会

本报讯(记者 郑策)为纪念毛泽东主席“一定要
把淮河修好”伟大号召发出75周年，5月16日，六安市
作家协会组织开展“文润淮上·笔绘安澜”大型采风活
动，组织全市50余位作家走进霍邱临淮岗，沉浸式探
访治淮工程、感悟淮河文化。

本次活动由安徽省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邀
请举办，是市作协去年底换届以来，首次开展的全市性
作家大型集体采风活动。活动当天上午，采风团与省临
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管理局开展座谈交流。与会人员集中
观看临淮岗工程专题宣传片，并听取了有关临淮岗洪水
控制工程的历史沿革、建设历程、综合效益及未来发展
规划详细介绍。参会作家围绕水利工程管护、治淮精神
弘扬、水生态环境保护、淮河文化挖掘与文学创作等内
容互动交流、踊跃提问，现场氛围热烈。

座谈结束后，采风团实地走访察看临淮岗洪水控
制工程核心设施，先后参观深孔闸、浅孔闸、姜唐湖进
洪闸等重点工程。大家认真听取现场讲解，详细了解
工程整体布局、运行原理及防洪减灾成效，现场记录
采风素材。随后，采风团走进淮河文化园，依次参观农
耕民俗馆、泥塑艺术馆、柳编文化馆，近距离了解淮河
流域农耕文明与民俗文化特色。

此次采风活动，让广大作家近距离感受临淮岗治
淮工程建设成就，深刻体悟淮河儿女兴水安澜、艰苦
奋斗的精神风貌。大家纷纷表示，将结合本次采风所
见所闻、所思所感，深耕淮河题材文学创作，用心用情
书写新时代治淮故事、六安淮河发展故事，以文学力
量传播淮河文化、展现皖西发展新貌。

市作协开展临淮岗采风活动

忽 然 读 懂 了 春 天
张萌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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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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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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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阳台上，沐浴
在春光里，吮吸着缕缕
花香，置身于声色各异
的鸟语中，品着家乡的
“小花”，好不惬意！“咚
咚——— 咚咚咚咚。”园区
楼下突然传来久违的零
货郎的郎鼓声。

少小时代，村中隔
三差五总会被这种有节
奏的郎鼓声，伴随着一
声声韵味悠长的吆喝，
打破宁静：首先是村落
中的孩童拉着正忙于活
计的大人，接着大姑娘
小媳妇们也停下手头的
事前去赶场，怀揣着不
同的目标：孩童追逐着
色彩纷呈的豌豆糖和口
哨，若能缠闹着要到一
板红纸火药粒，便更加
满足；大姑娘小媳妇冲
着红绿相间的各式发
夹、飘香诱人的雪花膏，
还有那贴着彩色金边的
小圆镜、小木梳而去；大

娘小婶则是奔着针头线脑、洋红洋绿的布料、顶
针、松紧带和纽扣去的。郎鼓一响，村庄里涌动的
人流，犹如向平静水面上扔下一块石子，激起层
层涟漪。零货郎大多是中年男性，热天会选择村
头风口的大树下，其余季节则选村中空旷地段歇
担，佩戴的帽子随季节而变：绅士礼帽、草帽、四
块瓦毛帽，热天时，礼帽、草帽还可当扇子使用。
零担一端的矮实圆竹篓上架着一只四四方方、并
不太深的玻璃柜，上面安着可开启的铰链，一尘
不染的玻璃让柜中几十格整齐方格里的日用品
一览无余；担子另一端则用来放置交换来的物品
和零货郎可折叠的帆布小马扎。这个行当做的多
是几分钱到几毛钱的小生意，虽属名副其实的蝇
头小利，却也免不了讨价还价，但零货郎脸上始
终挂着抹不去的微笑。

饥馑岁月里，村中百姓的日子大都过得清淡
寡味，大娘小婶们多是留下杀家禽时晒干的毛绒
肫皮、挤净了的牙膏皮拿来交换；若能拿上一两
个鸡蛋，便可称得上是一笔不小的买卖了。大姑
娘小媳妇们从裹了一层又一层的手帕里，谨慎地
掏出零钞；闹得最凶的顽童，定然是一分硬币也
没有，除了把家中角角落落翻遍，找点弃用的塑
料鞋和少许废铜烂铁，便只能死缠烂打地缠着大
人。坐在小马扎上的零货郎身边总是人气满满，
偶有刁钻的大娘嚷嚷：“卖零货的，怎么刚买的针
没有针鼻呢？”瞬间引来一片哄笑。小媳妇把刚到
手的发夹戴在头上，侧着身子照了又照，脸上的
笑意都要溢出来了。顽童把串着红线的口哨挂在
胸前，昂着头神气地喊着“一二一”，其实吹得根
本不着调。人群中有的人什么都没买，却也一饱
眼福，获得了不花钱便能乐在其中的精神慰藉。
零货郎隔三差五的短暂停留，十分便捷地解决了
村民必需的生活用品需求，也丰富了那个年代村
庄的生活。当零货郎起身收起马扎，郎鼓声渐渐
远去，村落也慢慢恢复了平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市场经济快速繁荣且日
益多元，乡村商品种类也逐渐丰富充足，老家的
小村落竟开了三家小卖部，零货行当在乡村悄然
谢幕。

当满眼葱绿、花香四溢的小区里再次传来
“收纸盒、长头发、长辫子，收旧手机、电脑、旧电
器”的吆喝声和那久违的郎鼓声，我才悟出：原来
郎鼓声从未停歇，它已从乡村悄然融入城市，正
与时俱进地延续着。

“玉珏，玉珏，起床了。”天还没
亮透，大概六点钟，妈妈就把我叫醒
了。我懒洋洋地抬起身子，趴在窗棂上
朝东望去，晨曦初露，天际刚刚染上温
柔的橘红色。

这是半个世纪前，一九七二年十月
的一天清晨。

“叫我起这么早，干嘛呀？”我眯
着眼嘟囔了一句。妈妈接着又问：“今
天是星期日，你打算干什么呀？”

“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今天我要
完成。”我眼眸中还裹着蒙蒙的睡意，
眼皮微微抬起，伸了个懒腰，很不情愿
地起了床。

“给你一毛六分钱、六两粮票，带
你大弟去买五香馍吃。”妈妈猫着腰，
声音压得很低，摆摆手对我说。我知
道，妈妈是怕小弟和小妹听到。我一骨
碌爬起床，连蹦带跳地跑到妈妈跟前，
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和粮票。

当我把钱和粮票紧紧攥在手心里
时，心里满是疑惑：妈妈今天为什么如
此“大方”？在那个年代，尤其在我们
家，吃五香馍算得上是早餐里的“天花
板”，平时根本享受不到。

“你俩的作业可以下午和晚上写，
上午，你带弟弟出去捡废品吧。”妈妈
的语气听着像商量，实则带着不容拒绝
的意味。

我和弟弟多年来挤睡在一张床上，
其实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商量好了，准
备今天出门捡废品。

说起捡废品，还有一段前因后果的
由来。

那是前一年冬末初春，我和弟弟放

学刚到家，都口渴了要喝水。桌子上有
一杯水，兄弟俩急着抢着喝，争执间没
注意，把放在墙旮旯的竹壳暖水瓶碰倒
摔碎了。我和弟弟你看看我、我看看
你，彻底傻眼了——— 这可是家里唯一的
暖水瓶，爸爸妈妈知道了，轻则训斥，
重则还要花钱重新买。

“摔碎了就摔碎了，你俩快去学习
吧，饭马上就做好了。”不知道什么时
候，妈妈已站在我们身后。她不仅没训
斥我们，语气甚至没有丝毫提高，大大
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天晚上睡觉时，弟弟又提起了白
天碰碎暖水瓶的事，我顺口说：“明天我
们想办法买一个。”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我们哪有钱啊？兄弟俩抓耳挠腮半
天，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决定”——— 捡
废品。正好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兄弟俩
破天荒第一次背起竹筐出了门……

我属鸡，弟弟属虎，我比他大五
岁。那年，我上初二，弟弟上三年级。

每次出门捡废品，在城区，我总让弟
弟背着竹筐，自己甚至故意离他远一点。
我害羞，觉得捡废品丢人，怕遇见同学、
碰到熟人时的尴尬。弟弟刚十岁，却非常
听话，我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只有到了
人少的巷道、离家远的地方，我才把竹筐
接过来背在身上……

今天，我和弟弟走的还是老熟路：
从家对面的曲福巷子下去朝西，沿着清
真寺、煤建公司、西门口朝北，再顺着
护城河西坡埋蛇沟老城墙一直向北，到
工农兵大桥，再走到反修桥部队附
近……

一般情况下，我们兄弟俩都是按原

路往返。因为一路上捡到的生铁、烂铜等
东西太重，我们会把它们埋在路边的土
疙瘩地里，回来时再扒开装进筐里，这样
一来，去的路上就不会觉得太重太累了。

我和弟弟对这条路轻车熟路，来回
足足要走二十多华里。

弟弟今天大概是感冒了，鼻子齉得
透不过气，一路上，半天没说一句话，
早晨吃五香馍也没有平时狼吞虎咽的模
样。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一丝酸酸
的痛楚，一路伴随着我……

“老弟，哥给你买糖豆子吃，好不
好？”回来的路上，路过师部代销点，
看着弟弟一路不舒服的模样，我摸了摸
口袋里仅有的五分钱，给弟弟买了五十
个糖豆子。弟弟拿着糖豆子，开心地笑
了。回到家，他还特意给小妹和二弟每
人留了十个。

“洗洗手再吃饭。”快到下午三
点，我们才回到家。兄弟俩饿得急着要
抢碗吃饭，被妈妈叫停去洗手。姐姐在
旁边噘着嘴嘟囔：“我们四个人吃的
菜，还没有妈妈留给你们两个人的多，
老娘偏心！”中午的菜是白菜豆腐，我
记得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吃过了——— 这在
我们家算得上是上等菜，平时吃的都是
妈妈亲手腌制的腊菜和自己做的黄豆
酱。

那天的收获还算不错，我们把捡到
的废品分拣好，送到废品收购站，卖了三
块八角钱。另外还捡到一些劈柴，足够家
里烧好几顿饭了。

我们兄弟俩捡废品的日子，持续了
五年之久，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下放农
村才结束。

这五年里，十五岁的我收获了人生
中的“第一桶金”，经历了害羞、胆怯与无
可奈何的窘迫，也磨炼了自己，体会了成
长的艰辛。这段经历，是我开启十八岁成
人之路、步入社会前难得的历练。

拾荒岁月里的兄弟情
王玉珏


